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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生态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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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是第二十八卷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收录了云南省武定县彝族人民口头创作的婚姻礼俗诗歌，记

载了彝族纳苏人特有的婚姻礼俗传统。其中包含着古代彝族人民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智慧。本文从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及彝族

传统生态哲学话语出发挖掘武定彝族婚姻礼俗中的生态文化信息，考察典籍中展露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开掘古代彝族

人民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智慧，力图实现彝汉生态文明的沟通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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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cological Culture of Wuding Yi Marriage Etiquette and
Customs Poetry

LINGHU Yaq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00，China）

Abstract:The marriage etiquette and customs poetry of the Yi nationality in Wuding is the trans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classic Bimo of the Yi nationality in volume 28. It contains the marriage etiquette and customs poetry orally created by the
Yi people in Wuding County，Yunnan Province，and records the unique marriage etiquette and customs tradition of the Yi
Nasu people. It contains the ecological thinking and ecological wisdom of the ancient Yi people.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of Chinese ecological criticism and the discourse of Yi traditional ecological philosophy，this paper excavates the ecologi⁃
c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the marriage etiquette and customs of the Yi nationality in Wuding，investigates the harmo⁃
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evealed in the classics，excavates the ecological thinking and ecological wis⁃
dom of the ancient Yi people，and tries to realize the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of Yi and H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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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武定彝族及婚俗诗概况

云南省楚雄市武定县位于云贵高原西侧，云南

滇中高原北部，东靠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南接富

民、禄丰县，西临元谋县，北与四川省会理县隔江相

望。该县有汉、彝、傈僳、苗、傣、哈尼等 19个民族，

少数民族众多，文化底蕴丰厚，其中彝族人口占其

中少数民族人口的一半以上，保留有原始浓郁的彝

族风情，被誉为“迤东彝族文化之最高区”［1］。武定

彝族擅长以口头歌谣对唱的形式记录和传递文化

信息。在诸如婚礼、葬礼等重要场合，歌谣既是维

系礼俗形式的手段、还是人与人情感沟通的桥梁。

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是彝族人民的口头文学作品，

在记录他们婚姻礼俗传统的同时，承载着彝族历

史、宗教、生产、饮食、农耕等多方面的文化信息，不

仅是彝族灿烂文化资源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文化

的重要集合，为今天研究古代彝族社会礼俗提供重

要依据。

《彝族毕摩经籍经典译注》第二十八卷《武定彝

族婚姻礼俗诗》收录了云南省武定县彝族人民口头

即兴创作的婚俗诗歌作品，共计 57首。这些口头诗

歌最早见于武定县白鹿乡平地村的毕摩李茂森的

手抄本，经李明泽、李茂森翻译整理，李继雄审定，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编印，2008年由云南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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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出版，基本包括了彝族纳苏人婚姻礼俗程序

中必须吟咏的诗歌。《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涉及彝

族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详细记载了古代彝族人民

的婚娶习俗，包含有媒妁提亲，半路迎亲，棚内迎

亲，送亲入棚，婚棚献酒，家堂献酒，屋门迎亲，赏牛

飨牛，吃肝生、炒肉、牛肉、猪膀、羊膀，赏赉米饭、喝

赏赉酒、赏飨马料、晒马鞍站、压地气、赏鸡看卦、招

魂、锻铸银簪等。礼俗性质的歌谣在婚宴上以主客

对答的形式展开，多为五言，记载详实，情感朴素真

挚，带有彝族独特生活气息和乡土风情，隐含丰富

生态文化内涵。

二、武定婚姻礼俗诗歌中的生态文化信息

1978年，美国学者威廉·鲁克尔曼在《文学与生

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践》中首次使用“生态批评”

术语，提出了生态学理念与生态诗学的跨学科构

想，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从人文立场直面全

球现代化进程下的地球生态破坏和人类精神生态

危机。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格伦·A.洛夫、劳伦

斯·布伊尔等学者们，推动该理论形态趋于成熟，拥

有坚实的生态哲学基础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建构起

较为完整开放的理论体系。经历了生态中心型和

环境公正型两个阶段之后，进入生态中心主义与环

境公正共融、多元文化互动共生的“跨越性”建构时

期，发展成国际性多元文化绿色批评潮流［2］。作为

以生存危机为驱动的文学批评范式，生态批评透过

生态中心主义视野、多种族视野、性别视野，检视文

学、文化与自然环境之关系，唤醒人之生态意识，认

识到人类与所处环境命运与共的依存关系，探寻解

决生态问题的文化和现实路径。1994年前后，中国

学者一方面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危机，对人

类传统价值观念及审美思维进行反思；另一方面立

足于国内美学界的学术瓶颈，希冀用生态学的整体

性思维方式全面审视传统审美观念，走出美学理论

研究的困境。他们正式提出了生态美学论题，开始

了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理论的构建。生态美学家曾

繁仁先生受西方存在论哲学的影响颇深，以德国哲

学家海德格尔的“此在与世界”“天地人神四方游

戏”存在论哲学观为理论基础，对人与现实的审美

关系重新展开思考。曾繁仁以人处于“在世界之

中”，与现实世界不可分割的原始生存状态为支点，

系统论说了人与万物共生共在的生态存在美。他

从“人的存在”这个根本问题出发对人与现实的审

美关系重新展开思考，提出“审美存在”是人类生存

的原初状态和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并以人的“审

美存在”为逻辑起点建立起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这

一哲思破除了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身体与精神

二分的机械对立，将人的价值、自然的价值和审美

价值统一在一起，揭示出人的生态审美本性以及人

与世界的生存性关联。本文主要从生态存在论美

学理论及彝族传统生态哲学话语出发挖掘《武定彝

族婚姻礼俗诗》中的生态文化信息，力图实现彝汉

生态文明的沟通对话。

（一）生态存在论审美观

曾繁仁指出：“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是适应生态

文明时代要求提出的包含生态纬度的生态存在论

美学观。它是美学学科在当代的新发展、新延伸和

新超越。标志着我国当代美学由认识论到生态存

在论的转型。”［3］这一美学思想超越了传统认识论是

一种人与世界“主客二分”的对立关系，打破了美与

现实之间被人为割裂的存在关联，使美和审美突破

传统认识论的静观推演，走向人与自然共存的现世

世界。他强调审美是一种体验，是一种过程，指引

人们从人类个体的生存性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

审美关系，理解人与自然的一致性，将“存在”的范

围由人本身扩展到“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

整体系统中，指向人在自然和社会当下的生存状

态，旨在阐明人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切实存在

于生活之中，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生态系统。作为自

然生态环境中的存在者，人类与自然生态休戚与

共，合和共生。《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在讲述婚姻

礼俗的过程中，包含着武定彝族人对自然生态的人

文关注，透露出他们的生态审美观。笔者从武定彝

族婚姻礼俗诗的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进行分析。

内容上以《路遥难行》一章为例。该章节在讲

述送亲道路之艰辛的过程中，侧面反映古代武定彝

族地区的原初自然环境与日常生活方式。送亲道

路上“不遇呀不遇，遇堵大悬崖。绕道崖头远，绕道

崖脚远……不遇呀不遇，遇片大森林……钻来到林

间，钻来到林边，钻来到林脚……不遇呀不遇，遇条

大江河。绕河头路远，绕河尾路远”［3］103-104。直观记

叙了武定彝区悬崖河谷众多、森林植被茂密的自然

风貌，并投射出彝族人民身处自然，在生存体验中

形成了主动适应环境的生态型生活方式，当送亲之

路面临悬崖、森林、河水的阻隔时，他们并未选择破

坏自然、战胜自然的方式以达到目的，而是尊重自

然现象，守护生态环境，在有限的物质发展水平下

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人们在充分观察自然现象、把

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聪明才智，“智者君大智，

君使出智慧……银梯搭上崖，金梯崖头梭……剑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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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林，戟梯排林边……等待河水枯，等足时间后，

河水枯干浅”［4］103-104，在原初自然环境下他们搭建梯

子来绕崖绕林，把握河水涨落规律以见机过河。他

们将人与自然放在同一平等位置，从人与自然实为

生命共同体的角度来观照自然、体验自然，守护自

然，饱含生态智慧，展现出武定彝族人民朴素的生

态审美观念和生态文明取向。

艺术表现形式上同样投射出武定彝族人民的

生态审美观念。典籍中的许多诗篇均采取由景及

人的叙述方式，如《窥探真心》一章中缔结婚约双方

家庭如何窥探彼此的真心时，先从自然生态着手，

由景及人展开摹写。“站在远处看，蜂飞似长云；来

到近处看，蜂飞背花蜜。三对小蜜蜂，不采采花蜜，

它们勤采花……山区窥什么，窥荞花黍花。什么花

最美，黍花最美丽……坝区窥什么，窥谷花豆花。

什么花最美，豆花最美丽……甥地窥什么，窥探公

父 心 ，窥 探 婆 母 心 ，窥 探 女 婿 心 ，窥 得 真

心返”［4］399-400。
诗人表面上采用蜜蜂的观测视角，以蜜蜂的所

见所闻为主线，由蜜蜂窥探山区黍花之美、坝区豆

花之美引入窥探公婆女婿之真心，实际上观测主体

是人自身。诗歌的审美主体实际上是人与动物的

交叠重合，在人与蜜蜂的视域交互中打破主客二分

的传统审美观，达成人与动物的平等和谐关系。诗

人无形之中肯定了蜜蜂的审美眼光与审美智慧，他

对蜜蜂采花的生存智慧，即主动选取真与美的采集

对象由衷欣赏和敬佩，客观反映出动物窥探的真与

美与武定彝族人民尊崇的真与美达成统一，具有内

在一致性。《赞美婚礼》一章借用自然物象展开场面

描写，烘托婚礼气氛：“屋前虫出洞，似小虫出洞；屋

顶燕盘旋，似燕子盘旋；婚棚似仙境，所有客荣

耀。”［4］352-353诗人采用暗喻的手法，用立夏时节雨后

飞蚂蚁出洞飞舞的美感比喻婚宴气氛的活跃；用春

燕在空中环绕盘旋来形容婚场歌声嘹亮，场面宏

大。借自然界中动物充满生命力的场景来引发读

者的联想和想象，具体生动地展现出婚宴的盛大和

活跃。诗歌中暗喻喻体的选取展露出武定彝族人

的生态审美倾向，诗人从真实的自然界中提取素

材，将个体的生命感受、审美观念与自然相联结，创

造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整体关联，相依相存的生态

诗境。

（二）自然崇拜下的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

将人类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只有人是主体，自然

是客体，价值评价的尺度始终掌握在人的手中，人

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

要。这一思想被生态批评家们看作生态失衡的罪

恶之源，因此，生态批评特别强调对人类中心主义

的批判，生态批评家们主张非人类中心主义，以生

态整体性眼光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界与

人一样具有内在价值，以维护生态整体利益来弱化

人类的主体性地位，力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平等的

主体间性关系。

《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中映射出了武定彝族

人民的自然崇拜观，他们赋予动物神性、植物神性，

将非人类自然物人格化、神圣化，赋予他们以主体

性地位，突破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关系，

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典籍中多处展现出武定彝

族人民的热爱自然、崇拜自然的思想观念。在《家

堂献酒》一章中有赞美树木的记载：“三棵美树中，

生一棵宝树。美者宝树美，宝树真俊俏。”［4］62在《拼

箍马鞍》一章中马被赋予了神性：“银鞍箍好后，金

鞍箍好后 ，不配其他马，抱鞍配仙马。”［4］415此外，在

《赏牛礼仪》和《吃赏牛肉》等章节中森林、树木、悬

崖等自然物也被神圣化，“森林头树神，树神知道

我，树神看见我”，“崖间有崖神，崖神知道我”［4］131，
作为神化的自然物崖神、林神和树神在武定彝族婚

姻礼俗中扮演了于困境中点化民众、指引民众礼俗

活动的重要角色：“阿基官员他，他不去别处，他去

找树神，来到树神前，恭听树神话。树神告诉他，你

去捉鸡赏，捉鸡充牛赏。”［4］131帮助人类促成婚礼宴

席赏牛礼仪的顺利开展。

文本中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还体现在人与自然

生灵间关系平等，武定彝族视虎为祖先，自命为虎

族。他们至今保留一道与虎同食的菜——肝生。

《吃肝生歌》一章便追溯了肝生这一独特菜谱的来

源。这道人虎同食的佳肴长久以来被保留在婚宴

上，与礼俗仪式挂钩。文本采用人与虎对话的方式

展开，表现出远古时期人与动物之间的亲密、平等

关系，“阿乌老虎你，你要披毡吗，若你要披毡，披毡

脱给你。阿乌老虎说，我住在林间，林不适披毡，我

不要披毡……阿乌老虎你，你要手镯吗，若你要手

镯，手镯脱给你。阿乌老虎说，我住在崖间，崖不适

手镯，我不要手镯”［4］169-170。诗人采用拟人的手法，

将老虎人格化，具有了人的思维和语言，拥有独立

的主体意识，能够和人进行平等对话交流。文中

“阿乌老虎”的“阿乌”一词注释解释为：“人名，死后

则化为虎。”［4］170隐含了武定彝族人民思想观念中人

与虎之间的亲缘性关系，反映出人与虎在彝族人民

心目中处于在平等位置，他们打破人类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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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整体主义的眼光，大胆抛弃人类独自发展的

狭隘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生灵和谐共存的生态场

域。关于人与动植物的亲缘性关系，文本中还有其

他展现，《吃肝生歌》一章显示出有远古时期人与蛙

的关系：“远古无人类，有人不像人，有人像青

蛙。”［4］178青蛙外表虽普通，却因其内在智慧以及旺

盛的生命力和繁殖力而进入彝人的审美观照视野。

蛙还因其旺盛的繁殖力而形成动物崇拜的对象之

一。据《勒俄特衣·雪子十二支》记载，天降三场红

雪铸成十二种生物，分为无血的六种：草、柏杨树、

杉树、水筋草、铁灯草、藤蔓，及有血的六种：蛙、蛇、

鹰、熊、猴、人，其中青蛙居于有血的六种生物之

首［4］71。在彝族《青蛙娶妻》《欧补娶妻》《天神的哑

水》等民间故事中，青蛙也均以聪颖智慧的形象出

现。人与蛙的亲密关联表现出武定彝族地区的生

态人文意蕴。对蛙的认知，是彝族先民破除人类中

心主义，与自然生灵合和共生的表现。他们对蛙的

崇拜感和敬畏感是借助宗教禁忌将个体生存与自

然整体和谐交融，通过约束自身行为来维护生态平

衡。文献中《搭建婚棚》一章展现出人体与树体的

同一性：“不剖则不剖，剖开身腰部。剖身呀剖身，

剖身有肉否，剖身没有肉。剖身有什么，剖身有树

果，有两升树果。”［4］71文本中写到剖开人身，人体内

部是自然界的树与果，直观反映出人体与自然界其

他自然实体之间的生命性关联，人类的身躯实际上

就是自然的身躯。体现出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存

在关系，无形中打破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与生态批评的思想内核相交叠。

（三）生态整体的动态关联

生态批评家们将生命看作是人与自然万物共

有的属性，从生命间的普遍联系来探索生态世界的

活力，从生态整体性的角度来思考人与世界的关

系。人仅作为生态整体的一部分，与自然界各生命

实体合和共生，共同服务于生态系统的发展。袁鼎

生先生的整生论美学关注到生态系统不可分割的

整体性与系统共生性，他认为“整体质是系统的最

高规律，是各部分的关系共生的，整体价值是系统

的最高目的，是各部分的价值共成的。整体中的各

部分是平等的，相生互发的，并共同趋向与服从整

体规范的”［6］。各生命实体以维护自然整体价值为

目的共荣共生，在相生相长、相悖相克的矛盾运动

中达到动态制衡，保障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转和不断

上升。文本中《窥探真心》一章在凸现山区黍花的

美丽、坝区豆花的美丽之余，不忘强调“黍花虽美

丽，结黍靠荞秆”；“豆花最美丽，结豆靠谷秆，弯曲

靠谷秆”［4］400。这是武定彝族人民在日常生活实践

中积累而成的生态哲学，即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相互

依存、不可分割，隐含着切实朴素的生态整体性思

想。《吃肝生歌》一章也反映出自然整体的系统共生

性及系统内部各部分的动态关联性。诗人描绘出

相依相长、和谐美好的自然生态画卷，“推山叠陇

山，山上则长树，山再高长草”，“推箐成深箐，深箐

有河流，河中有鲸鱼，鲸鱼游河中”［4］177。山的高耸

峻峭致使草木繁茂，树木丛生的山谷又利于积蓄水

分，形成河流，河流又为鱼儿生存创造了条件。寥

寥几笔便直观反映出了武定彝族地区立体性、整生

性的生态圈层。生态系统内部逐位生发、环环相

扣，在相依相长的良性互动中形成稳定发展的整体

化动态结构。

据彝族古籍文献《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宇宙

人文论》，其文化元素中有“三分”世界的思想传统，

彝族先民在远古时期将世界笼统概括为天、地、人

的三部分，古籍中有关宇宙起源、人类诞生、万事万

物演变规律等方面的记载均以天、地、人为原点生

发而来。对这三部分关系的认识中能够反映出彝

族先民质朴的生态文化思想。“天与地吉祥，世间人

吉祥，天地来保佑，来保佑人间”，“天地来到后，苍

天生吉祥，苍天吉祥后，雨水降大地，“天与地相合。

这样交合后，地上始文明”［4］177-178。《吃肝生歌》中交

待了人类文明起始于天地人合的生态整体系统，反

映出生态整体内部天、地、人三者的之间存在动态

关联。他们认为，天与地之间能够依靠雨水获得沟

通联络的途径。雨水能够勾连天地，从天上向地面

传递福祉。武定彝族先民还关注到自然界中天与

地的稳定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之间的相通性，将天与

地的安定看作人类吉祥平安的基础。而人类的和

谐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天与地的稳定运转。“地没有

天大，有人不吉祥。怎样才理好，天地才吉祥。大

千世界中，有人人吉祥，人居地上吉，天与地吉

祥。”［4］177在体验式的生命活动中，将人类存在与生

态存在相融合。肯定自然的存在是人类发展的前

提，而人类的发展落脚点是自然生态的和谐。他们

秉持生态整体性的观念，认为只有天、地、人三部分

真正和谐统一，才能实现生态整体的稳定运转，人

类文明才有了生发的空间，体现出武定彝族人民心

中的共生性生态审美范式。“就人类存在的和谐状

态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结构的相通性、双向互补

性而言，生态系统若处于和谐状态，必然会带来人

类和谐性的生存，而人类生存活动中对和谐自由的

追寻更需要生态系统结构的和谐。”［6］彝族先民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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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发展中与自然往来密切，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

制，他们对自然界了解甚微，对自然神秘现象敬畏

膜拜。加上人类生存发展的需求与生态系统稳定

运行的需求趋于一致，因此人们形成了朴素的、不

自觉的生态意识，从生态整体的视野把握人与世界

的关系，将人类自身放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中，作为

生态循环过程的一节而存在。他们认识到自然生

态整体内部的动态关联性，基于生态和谐和人类健

康发展的一致目标来规范自身的行为，维护生态系

统稳定。在生命的体验活动中认同自然的重要地

位，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三、结语

《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饱含丰富的生态文化

信息，武定彝族婚姻礼俗中暗含着武定彝族地区人

民良性健康的生态审美观念、生态生活范式，展现

出人们超越时代局限的生态美学智慧。典籍在记

述婚姻礼俗传统的同时，对自然生态环境展开充分

的人文关注，将仁爱、平等的人文精神拓展到了自

然领域。武定彝族人民善于发现自然生态之美，并

在生态美的体验中以仁爱之心观照自然生态圈，在

日常生活中保护林木、河流、山谷，主动守护自然环

境，保护自然资源，形成朴素的、不自觉的可持续发

展观念。在人的价值之外，武定彝族先民肯定了自

然的价值，认识到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灵都对维系人

类生存发展及生态整体系统的运行意义重大，其价

值具有不可替代性。随着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推

进，部分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发展，致使

人类的绿色栖居生态家园面临严重危机。基于现

状，人类要重新发现自然的魅力，实现自然的部分

复魅。关于重新恢复怎样的“魅”，曾繁仁提出了三

个层面：自然的神圣性、神秘性和潜在审美性［7］。人

类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要合理摆正自身的位置，

关注到自然秘密的不可穷尽性以及人在偌大的生

态圈中的渺小性，感知到自然景象带给人类的美的

感受，形成热爱自然、敬畏自然的思维方式。武定

彝族先民生活在自然原生的生态环境之中，日常生

产生活与自然界联系密切，对自然之魅的认识与彝

族历史传统相勾连，孕育出独属于彝民族的生态文

明。他们通过神化自然的方式确立自然的神圣性，

彝族民间传统的树崇拜、水崇拜、山崇拜、蛙崇拜、

虎崇拜等在《武定彝族婚姻礼俗诗》中均有所体现。

人们提高非人类物种的地位，打破了传统的人类中

心主义，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相对平等。他们在生命

体验中感知到自然之美，生动描摹武定彝族地区的

山林、草木、飞鸟、鱼虫，将自然的生机活力展现出

来，诗境中蕴含着人与自然相依相存、合和与共的

审美关系，蕴含着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关联。武定彝

族婚俗诗展现出该地区人民的生态本源性，其中人

体即树身、人与虎同源、人与蛙相似等观念都反映

出人与自然界的一致性，人与自然生态相互交融。

该地区人民还具有生态环链性。彝族古代宇宙观

中以天、地、人来“三分”世界，如何把握三者之间关

联性，如何看待人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成为他们在

日常生命体验中不断思索的问题。他们从宏观视

角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类作为生态循环过程

的重要一环而存在，与天、地共生共存。三者之间

动态关联、须臾难分、处于同等地位，共同稳定平衡

生态。所有生命存在于万物动态和谐的生态整体

系统中的，人类离开了生态整体环链，也就离开了

个体生存的土壤。彝族生态文化为全人类的生存

性问题提供了深层次的思考维度。彝族先民打破

人与自然的机械对立关系，确立了人与自然合和共

生式的动态交互关系。在当代社会中，合理把握生

命实体的关联，理解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促使我

们认清人类个体在生态系统中的合理位置，形成人

与自然合和共生的绿色生态观，进一步从维系自身

生存发展的现实角度出发去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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